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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北京市中小学生偶像崇拜现状的调研发现,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偶像选择具有一定的榜
样取向,而不仅仅是情感或审美取向。 这一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小学生对偶像的理解和定义;
二是中小学生偶像类型分布;三是中小学生崇拜偶像的要素和品格。 学生由偶像崇拜到榜样学习的现实倾
向,为学校和区域开展学生价值观培养、创新德育教育形态提供了新契机。 立足偶像崇拜开展榜样教育,可
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以尊重规律下的因势利导为根本原则,以一体化视角下的精准施策实现关键突破,
以协同视域下的家校社深度合作为长效机制,以丰富资源供给为依托的活动育人为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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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小学生成长中担负积极引导性作用的
教育形式,榜样教育以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道德准则
和道德形象,在形塑中小学生价值观中承担着不可
替代的育人职能。 在学校德育场域中,榜样教育是
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信念,明确人生价值追求,达到
思想层面认同乃至行为层面仿效的有效教育路径,
是培养学生正确价值导向和道德判断能力的重要
阵地。

偶像作为广泛流行于中小学生中的独特社会
文化符号,对学生群体的价值观、情感态度和行为
方式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小学生的偶像
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没有绝对界限,以学生自发的
偶像崇拜为基础,将积极正向的偶像崇拜施以科学
引导,使崇拜行为转变为榜样学习的内生动力,为
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提升学校德育实效性提供
了可能向度。

一、基于偶像崇拜开展榜样教育对于提升德育
实效具有现实意义

从历史发展和区域范围来看,偶像多以超自然
力量的形象存在,因此带有神化与盲目崇拜色彩。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一般喜欢以自然物为
偶像,如石块、河流、太阳等。 东亚的土著居民一般
喜欢以人或人造物为偶像,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英雄圣人等。 中亚和欧洲的土著居民一般喜欢以
思想物为偶像,如仙、天使、魔鬼、真主、灵魂等。[1]

现代学者倾向于将偶像定义为带有情感色彩的人
格符号,认为“偶像是通过传播途径被广为传播,被
特定个体(或群体)所认同,受到极度钦佩、喜爱和
向往的人格符号” [2]。 本研究中所指的偶像是在中
小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以学生自发选择为前提

的能够引发学生认同、热爱、崇拜、佩服等强烈情感
的人格特质符号。

榜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作为仿效
的人或事例(多指好的)”,榜样所蕴含的丰富道
德示范价值使其成为中小学生价值观培养的优良
载体。 榜样教育“是以高尚的思想、模范的行为、
优异的成就教育影响受教育者的一种方法” [3]。
当今榜样文化的表现形态丰富多彩,无不以道德
楷模的道德实践和学习、弘扬榜样奉献精神的活
动为内核,形成了榜样物质文化、榜样精神文化、
榜样制度文化。[4]

当前中小学生崇拜的偶像与榜样都植根于社
会生活中,崇拜偶像是学生由内而外的自发性崇拜
行为,学习榜样主要是通过教育组织者由外而内对
受教育者施加正向引导的教育行为。 两者之间既
有区别,又有交叉融合之处。 当代中小学生崇拜的
偶像中不乏带有榜样取向的正能量偶像,除了带有
娱乐属性的影视明星,还包括带有励志标签的体育
明星,具有广泛社会公信度的科学家、学者、企业家
等社会精英,带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医生、教师、劳
动模范等职业杰出代表,以及身边具有独特人格魅
力的父母、师长、同学等。 青少年心理和生理都还
处在成长阶段,主流价值选择标准还未完全形成,
往往会从自身的心理需求方面来广泛选择自己崇
拜的偶像,并怀有极大的渴望,将这些偶像作为学
习的榜样。[5]

传统的榜样教育多将偶像与榜样对立起来,忽
略了偶像的榜样功能。 偶像—榜样教育旨在提炼
偶像的榜样功能,使学生学会对偶像加以批判性接
受,这会为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提供无穷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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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6]榜样和偶像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之间存
在一个较大的重叠和缓冲区域。[7] 这个重叠和缓冲
区域为教育工作者实施德育教育提供了沃土,如能
抓住契机将学生的偶像崇拜施以适当正向教育引
导,在尊重学生内心价值选择的前提下实施道德教
育,促进偶像价值的榜样化转变,对于帮助“拔节孕
穗期”的中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
当前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北京市中小学生偶像崇拜的现实图景
本研究对北京市中小学生偶像崇拜的现状展

开大数据调查,从理解学生的视角挖掘偶像崇拜中
的德育要素,力图将学生的偶像崇拜现象转化成开
展榜样教育的有力支撑资源,探索立足现阶段中小
学生偶像崇拜开展榜样教育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
的数据来源于 2021 年 11 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
育研究中心实施的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面向北京市
16 个区的 123 所中小学,共发放问卷 16815 份,回
收有效问卷 10763 份,占总数的 64% 。 其中小学生
2905 份,初中生 3491 份,高中生 3486 份,881 份问
卷为系统缺失。 在有效样本中,城市核心区学生占
50. 42% ,近郊区学生占 39. 99% ,远郊区学生占
9. 59% 。

研究对回收的 10763 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北
京市中小学生的偶像选择体现了比较明显的榜样
取向,这从调研中的三个方面得到了验证:一是中
小学生对偶像的理解和定义,二是中小学生偶像类
型分布,三是中小学生崇拜偶像的要素和品格。

(一)中小学生对偶像的理解和定义
1. 中小学生的偶像观从情感、审美取向转变为

榜样取向
从对偶像的定义来看,近半数中小学生首先认

为偶像是最崇拜、最佩服的人,其次为最喜欢的人,
再次为最羡慕的人,少数为最亲近的人。 从对偶像
功能的理解来看:首先,偶像能够使中小学生树立
榜样,47. 9%的中小学生认为“偶像是我学习的榜
样,模仿的对象”;其次,偶像具有激励成长的功能,
41. 8%的中小学生认为“偶像能够使我树立人生奋
斗目标”;最后,偶像具有娱乐的功能,32. 3% 的中
小学生认为“偶像帮我放松身心,娱乐生活”。

中小学生对于偶像的普遍定义反映出,学生多
认为偶像是自己佩服崇拜的对象,希望将偶像作为
学习的榜样。 这一偶像崇拜的榜样化取向说明,
中小学生对于偶像的选择不再局限于情感或审美
取向。 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往对学生偶像选择取向
的认知:十年前对学生偶像崇拜情况的调研显示,
50. 8%的学生认为偶像首先是“喜欢的形象”,只有
约 1 / 3 的中小学生将偶像视为学习并努力成为的
对象。[8]中小学生对偶像的理解由表面化感性化的
审美情绪或时尚追求为导向,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理

性思考与价值判断。 从学生个体角度看,越来越多
的学生对于偶像由平行视角下的单纯喜欢,变成了
将偶像视为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研究结果与教育社会学中对偶像的定义也是
一致的,教育社会学认为,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有两类“重要他人”:一类是互动性“重要他人”,一
类是偶像性“重要他人”。[9] 其中偶像性“重要他
人”是指因受到青少年儿童特别喜爱、崇拜或尊敬
而被视为学习榜样的其他人物。

2. 青春期学生偶像的榜样取向逐渐走低
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对偶像的理解比较一致,均

倾向于认为偶像是自己最崇拜的人。 但各学段的
偶像取向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尤为引人注意的
是高中生选择情感和审美取向的占比最高,榜样取
向的占比最低,初中生选择榜样取向的占比最高。
45. 8%的高中生认为偶像是自己最喜欢的人,高于
小学(38. 9% )和初中(42. 8% ),19. 1%的高中生认
为偶像是自己最羡慕的人,高于小学(17. 3% )和初
中(16. 3% )。 对于初中生,偶像的榜样取向高于其
他两个学龄段,51. 6%的初中生认为偶像是最崇拜
的人,高于小学(50. 3% )和高中(49. 7% )。 对于小
学生,偶像的情感取向高于其他两个学龄段,8. 4%
的小学生认为偶像是自己最亲近的人,高于初中
(6. 4% )和高中(7. 3% )。

从社会心理发展角度分析,以上数据大致符合
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 根据埃里克森的八阶段理
论,小学生处于“勤勉与自卑”阶段,学生的学习“通
过理想典范而深植于借由游戏而学习的儿童想象
中,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呈现在成年指导
者、传说、历史和小说中的英雄身上” [10]75。 由此可
见在这个年龄段,榜样取向的学习更容易发生,这
也与调研显示的偶像榜样取向占比 50. 3%相对应。
同时,小学生对于父母和身边亲人的情感依赖程度
较高,因此小学生的情感取向高于更高年龄段的
学生。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中学生进入“自我认同与
角色混淆”时期,“自我认同建构过程是一个进化
的构成” [10]74,与之相对应的是皮亚杰儿童认知发
展理论提出的形式运思和逻辑操控阶段,这也是
由初中到高中学生心理发展日趋成熟的过程。 初
中学生还处在自我认同发展初步探索时期,由外
而内施加的教育影响作用相对有效,随着年龄的
增长,高中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认同,施加教
育的影响效果变弱。 这也就不难理解,初中生偶
像的榜样取向高于高中生,而高中生更倾向于情
感和审美取向。

(二)中小学生偶像类型分布
1. 科学家成为中小学生的首要偶像
从偶像类型分布上看,中小学生的偶像崇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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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消极负面为主,主流价值观下的榜样人物成为
中小学生崇拜的主要群体。 27. 9% 的学生将科学
家视为自己的偶像,高出排名第二位的“没有偶像”
一倍之多。 其中,袁隆平(885)、钱学森(517)、爱因
斯坦(293)、邓稼先(128)、屠呦呦(126)被提到的
次数居于前列。 20 世纪 60、70 年代,我国中小学生
的偶像以科学家为主,而到了 21 世纪以后,中小学
生的偶像发生了改变,多个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的
偶像以娱乐明星为主。 2011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对全国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学生最崇拜的偶像
是明星(包括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模特等),其次
才是科学家等杰出人物。[8] 此次调研结果反映出,
中小学生的偶像价值观在发生转变,科学家偶像的
影响逐渐回归。 这一结果与国家实施的科技创新
战略密不可分。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指出,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全面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
力的战略支撑。[11] 中小学生以科学家作为自身偶
像,是国家在中小学普及科学教育的成果,彰显了
国家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前景。

2. 明星偶像具有性别选择差异
明星人物包括影视和体育名人。 12. 7% 的学

生将影视名人视为偶像,10%的学生将体育名人视
为偶像。 其中,影视名人中,易烊千玺(109)、鹿晗
(82)、王俊凯(55)、蔡徐坤(43)、肖战(40)、王一博
(33)等被提到的较多。 体育名人中,科比(168)、梅
西(117)、库里(57)、姚明(47)、詹姆斯(46)、C 罗
(32)、张继科(26)等被提到的较多。 中小学生崇拜
的影视明星和体育影星呈现男性占主导的特征。
此外,中小学生崇拜的体育明星呈现国际化的
特征。

从性别方面看,明星偶像的受众群体具有性别
差异。 女生更倾向于将影视界人士视为偶像,而男生
更倾向于将体育界人士视为偶像。 15. 7%的女生将
影视界人士视为偶像,高于男生(9. 7%);12. 2%的男
生将体育界人士视为偶像,高于女生(8. 0%)。 以往
研究认为,性别因素在偶像选择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加拿大青少年列举的崇拜
名单中,85% 是男性。 其中,较多的女孩选择有吸
引力的异性作为偶像,男孩则倾向于将同性中的佼
佼者视为心中的英雄。[12] 本研究也发现,女生倾向
于将男性的影视界人士作为偶像,这体现了女性的
偶像具有理想化、浪漫化、情感依赖性的特点。 而
男性则倾向于将同性别的体育明星视为偶像,体现
了男性的偶像具有独立性和理想自我的特点。

3. 偶像崇拜影响呈弱化趋势
本研究发现,12. 9% 的中小学生没有偶像,说

明他们不再把外界特定的人物作为崇拜的对象。
这个比例高于科学家之外的任何一类偶像。 同时,

3. 4%的中学生将自己视为偶像。 说明这部分学生
不是从外界获得力量,而是相信自己,从内在获得
驱动力。 可见,偶像崇拜作为一类文化现象,其对
中小学生的作用可能正在弱化。

从学龄段方面看,15. 7%的高中生没有偶像,高
于初中生(11. 8%)和小学生(11. 5%)。 从性别方面
看,13. 3%的男生没有偶像,高于女生(12. 4%)。 可
见,由于高中生的思想成熟度更高,他们对偶像的
依赖性较低,对偶像的选择也较少;此外,男生不偏
好树立偶像,对偶像的依赖较少。

(三)中小学生崇拜偶像的要素和品格
1. 中小学生最看重偶像的社会贡献
本研究发现,当前北京市中小学生最看重的偶

像要素是社会贡献(46. 2%),其次是美德(39. 7%)
和专业能力(36. 6%),然后依次是学识(34. 8%)、容
貌(16. 4%)、知识度(14. 1%)、社会地位(6. 2%),年
龄(4. 1% )和资产(1. 5% )。 可见,社会贡献、美德、
专业能力以及学识等是当下北京市中小学生选择
偶像参考的重要内容。

2. 男生和女生的偶像选择取向呈现差异性
男生看重的偶像要素依次是社会贡献(49. 6%)、

学识(34. 8%)、专业能力(34. 3%)、美德(33. 8%)、知
识度(16. 4% )、容貌(8. 5% )、社会地位(8. 2% )、
年龄(3. 3% )以及资产(2. 0% )。 而女生看重的偶
像要素依次是美德(45. 4% )、社会贡献(43. 1% )、
专业能力(38. 8% )、学识(34. 9% )、容貌(24% )、
知识度(12. 2% )、年龄(4. 9% )、社会地位(4. 4% )
及资产(1. 0% )。 男女生相比,男生比女生更看重
社会贡献、知识度、社会地位及资产。 女生比男生
更看重美德、专业能力、学识、容貌和年龄。 这一结
果反映出,女生选择偶像的审美取向,以及男生选
择偶像的成就取向。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更看重美德和专业
能力

除了社会贡献,小学生更看重学识(39% ),高
于美德(36. 7% )和专业能力(32. 2% ),初中生和高
中生更看重美德、专业能力,高于学识。 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更加看重美德、专业能力等
要素。 然而,对于学识、知识度等要素的关注度在
下降。

三、立足偶像崇拜开展榜样教育的实践路径
基于偶像崇拜的榜样学习为学校和区域创新

德育形态提供了新的契机,在组织开展榜样教育活
动时可以遵循以下四个基本策略。

(一)以尊重规律下的因势利导为根本原则
皮亚杰认为,智力是一种思维结构的连续的形

成和改组的过程,每一阶段都有一种相对稳定的认
知结构来决定儿童的行为,能说明该阶段儿童的主
要行为模式,教育则要适合这种认知结构或智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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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13]上述调研发现,中小学生的偶像崇拜已呈现
出明显的榜样取向,这是学生认知自然发展的结
果,是在尊重学生自我价值选择的前提下实施榜样
教育的绝佳契机。 学校德育实践者可以进一步了
解学生的偶像崇拜现状,将具有典型榜样取向、深
受学生欢迎的偶像作为德育活动的对象,如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摘星星的妈妈”王亚平等,将其承载着
精神力量和可贵品质的行为加以强化,引导学生将
偶像崇拜转化为向榜样学习的动力。

传统榜样教育中,教育者单一视角下的内容灌
输,往往重目标轻过程,易忽视学生受教育过程中
的心理需求和情感体验,导致学习动力不足,榜样
学习也流于形式。 因此,榜样教育的实施应关注学
生内在动力激发,发挥青少年在学习中的主体作
用。 杜绝机械式教育对批判意识的扼杀,警惕规训
化教育对自主精神的压抑以及模式化教育对个性
张扬的阻碍。[5] 学校在面对学生偶像崇拜现象时,
应引导教师如何在“扼杀阻碍”与“支持转化”上作
出权衡选择,以接纳理解的专业态度,因势利导地
发挥偶像的榜样力量。 教师在实施榜样教育时,要
了解学生道德发展和心理认知阶段,摒弃以灌输为
主的僵化教学手段,通过对话互动、群体讨论、道德
两难问题的解决等方式,使学生由感性崇拜发展为
理性辨别和自觉选择。

(二) 以一体化视角下的精准施策实现关键
突破

调研分析发现,尽管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对偶像
的理解都具有一致性的榜样取向,但各学段的偶像
取向差异性不容忽视。 青春期学生偶像的榜样取
向逐渐走低,高中生选择情感和审美取向的占比最
高,榜样取向的占比最低,初中生选择榜样取向的
占比最高。 基于对这一差异性现象的追溯反思,初
高中阶段榜样教育应站在学生发展一体化视角谋
划,从初中开始加以教育引导,力图将榜样取向的
偶像延伸到高中,通过确认的力量增强学生对榜样
角色的认同,形成对不同取向偶像行为的道德判
断力。

《北京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指导纲
要》同样指出,在德育方法设计上要遵循不同学段
学生认知规律。 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运
用榜样示范、环境熏陶、表扬惩戒、说服教育等方
法,让小学生潜移默化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
做起、接受帮助。 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
综合开设道德与法治课程,整体构建德育活动课
程,全面渗透课程核心素养。 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
识性学习,整合构建思想政治课程为主体、各学科
课程相渗透、实践课程为补充的高中广域德育课程
体系。

从大中小一体化视角来看,小学生偶像选择的

情感取向高于其他两个学龄段,小学生对父母、师
长、同学、朋友等偶像的认可度较高,因此小学阶段
的榜样教育宜注重情感认同,从发现和学习身边榜
样入手,用生动形象、生活化的方式建立起学生对
榜样的认知,如赞扬最美爸爸妈妈、评选教书育人
楷模、寻找身边小雷锋等活动;初中阶段是衔接小
学与高中,开展榜样教育的腰部环节,这一阶段的
榜样教育宜注重坚定信念,可以选取伟人、英雄模
范的光荣事迹,应用体验性学习等方式,通过多种
形式了解或接触社会名人、切身感知榜样力量,将
榜样的事迹与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情感上的强链接,
强化榜样教育;高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和认知发展趋
于成熟,这一阶段的榜样教育宜强化精神品质认
同,可以采取更为理性的引导方法,加强运用学科
知识和辩证思维解释偶像行为,提炼其中的榜样因
素,探索榜样资源的内在精神品质,形成理性认知。

学校实施榜样教育时还要兼顾性别差异和个
体差异,因材施教。 本研究发现,除了科学家之外,
男生的偶像更多的是体育明星、军事家、政治人物
等,而女生的偶像更多的是文学作家、艺术家等。
男生更看重偶像的社会贡献,而女生更看重偶像的
美德。 因此,在中小学生偶像观的培养上可以在分
析性别差异基础上,施以分类引导。 同时,还需要
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帮助每名学生找到适合成为自
己榜样的偶像,激励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重要他
人”的积极影响实现自我成长。

(三)以协同视域下的家校社深度合作为长效
机制

发挥家庭教育在学生偶像选择中的作用,推动
家校社深度合作,形成学生道德培养的共同体,是
有效开展榜样教育的重要途径。 皮亚杰认为,儿童
的道德发展起于主体与其社会道德环境的积极的
交互作用。[14]许多品格教育方案都强调在学校范围
内(甚至整个共同体内) 达成共识与一致,这很
重要。[15]

父母和身边亲人作为学生的互动性“重要他
人”,是学生偶像选择的对象之一,同时也影响着学
生的选择取向。 从关怀理论视角出发,教授美德
时,学生“更有可能听从那些建立起了关怀和信任
关系的成年人” [15]。 因此,以学校为主导开展协同
榜样育人行动,可以引导家长在青少年偶像观的培
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家长与学校在学生榜样
教育方面的交流沟通,共同推进榜样育人行动落
地。 协同育人行动,重在引导家长关注青少年偶像
崇拜行为和社交情感需求,强化榜样教育的实践意
识。 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要给予更多的养
育指导,优化亲子教养方式,使家长能够发挥言传
身教作用,帮助子女理性分析辨别偶像的行为,引
导子女树立正确的榜样学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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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重视社会环境建设,尤其是以新媒体
为代表的网络环境建设。 一般而言,在青少年的教
育过程中,对于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培养,父母是
第一责任人,老师是第二责任人,社会是第三责任
人。 而本研究发现,大部分中小学生认为社会环境
是影响偶像崇拜的首要因素,大部分中小学生也是
通过“新媒体”来认识偶像的。 这说明,新媒体已经
在这方面替代了父母、朋友和老师,成为中小学生
获取相关信息的第一手段。 因此,除了营造良好的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环境之外,还要营造对于青少
年偶像观具有积极影响的社会环境。 国家需要进
一步加强社会舆论环境的建设与治理,加强对科学
家以及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物的宣传,弱化对泛娱
乐化明星的宣传。 同时,学校和家庭也要及时关注
网络动态,积极了解青少年网络关注点,加强基于
网络现象讨论的道德引导。

(四)以丰富资源供给为依托的活动育人为主

要途径
活动育人是实现榜样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

皮亚杰提出“理解即发明”的论断,意指对任何现象
或事物的理解,都要通过充分的活动对它进行重新
建构或发明。 基于此,他大力提倡活动教学法,“活
动”一词一方面从功能的意义上讲,是指建立在兴
趣上的行为,另一方面从执行的意义上讲,是指某
种外在的运动性质的操作。[13] 科尔伯格也强调,儿
童道德成长或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单纯的外部环境,
也不在于单纯的主体内部,而在于主体与其接触到
的环境的积极交互作用———活动或实践,在于这种
活动或实践引起的矛盾与思考。[16]学校作为育人主
阵地,能够通过有计划的活动使学生浸润在具体情
境中,加深对于社会现象和道德行为的思考与
理解。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也强调了活动育人这
一主要德育途径,“要精心设计、组织开展主题明
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力强的教育活动,以
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力量
激励学生,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
惯。”中小学生的榜样教育可结合积极正向的偶像
学习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具有吸引力的主题教育活
动。 由于中小学生偶像具有多样性和鲜明的时代
性特征,各级教育部门需与时俱进,打造榜样资源
平台,组织学校、教师开展榜样教育校本教研活动,
加强教师学科德育意识,将课本资源、网络资源与
主题活动相结合,产出一批可供借鉴的榜样教育优
质课例;充分发挥各方社会机构的专业优势,征集
榜样教育资源;建立网络育人资源筛选标准,筛选
出一批能够应用于榜样教育的优质网络资源,为学
校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供给。

总之,偶像是个体对自我理想化的追求,更是
群体社会价值观、时尚审美观、道德品行取向的体
现。 偶像的选择隐藏着选择者的价值观发展取向,
同时中小学生的偶像崇拜又因其成长阶段的差异
性,选择取向带有时代性、发展性、偶然性和不稳定
性等特征,因此分阶段对中小学生的偶像崇拜行为
进行引导干预,势必能够对其身心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 研究中显示,中小学生的偶像选择取向发生了
显著变化,由过去的情感或审美取向转变为榜样取
向,这一发现为教育者立足偶像崇拜开展榜样教
育,因势利导地进行德育活动提供了宝贵契机。 教
育者要在尊重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偶像选择现实
的基础上,主动发挥教育引导作用,推动家校社协
同共育长效机制的构建,丰富榜样教育资源,以注
重学生体验感和参与感的活动育人为主要方式开
展榜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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